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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风凛冽，冬雨绵绵。南京
的大街小巷已落满法桐的黄叶，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
念馆前的松柏依然苍青。12 月 13
日，南京在寒冬中迎来第三个国
家公祭日。

7时，天刚刚亮，国旗在侵华
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前缓缓升起又徐徐半降，为遇难
同胞下半旗志哀。

10时整，庄严的国歌声响起，
公祭仪式开始。8000余名各界代表
统一列队、胸佩白花、肃穆而立，
雨水打湿了人们的脸庞，却几乎没
人抬手去擦拭。耄耋之年的幸存者
和抗战老兵也站在雨里，戴着的帽
子也都捏在手里。

10 时 01 分，凄厉的防空警报
响起，江上的轮船、路上的汽车
跟随鸣笛，轰鸣声震荡着古城南
京的大街小巷。纪念馆里雨声淅
沥、万人肃立，纪念馆外行人驻
足、车辆停使。人们在同一时间
为遇难同胞默哀。

这一分钟，在这个城市，时
间仿佛凝固了。

静 默 的 人 们 仿 佛 陷 入 了 回
忆：79 年前的这一天，侵华日军
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
30 万同胞惨遭屠戮，六朝古都满
目疮痍，无数民众流离失所。那
是南京城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天。

公祭仪式现场，87 岁的南京
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泪眼模糊，
已分不清哪是雨水哪是泪水。79
年前南京城破，本应安享天伦之
乐的一家9口人，转眼间只剩下她
和妹妹。这位坚强的老人说：“3
次国家公祭，每次我都参加！”

在南京城内 17 个丛葬地，鲜
花铺满了纪念碑，市民们自发进
行悼念。在北极阁丛葬地，人们
身着黑衣、手捧菊花、低头默
哀。退休市民侍建伟已经连续8年
来参加悼念活动。她说：“没有强
大的军事、国力，中国人永远都
不能站起来。血的教训应该化作
民族振兴的动力。”

在南京商业中心新街口，来
往的车辆都停在了十字路口外，
行人们停在了街头。36 岁的出租
车司机徐师傅，摁住车喇叭加入

了鸣笛的队伍，挡风玻璃上的雨
珠映出路旁的广告屏幕，上面写
着：“正义必胜，人民必胜，和平
必胜”。“那是方向，是我们共同
愿望。”他说。

在早高峰刚过的地铁站里，
人们放慢了脚步观看电视直播的
公祭仪式。“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
家公祭日和平许愿墙”上已经写
满了和平祝语，不少人在这里驻
足写下公祭日的感悟：“愿历史教
训伴我们走向更好的未来”“战争
不相信眼泪，强军才能安邦”……

一分钟默哀后，街头的人流车
流恢复，纪念馆里的仪式继续进
行。79 名南京青少年代表宣读了

《和平宣言》：“前事不忘，后事之
师，殷忧启圣，多难兴邦……”

当 纪 念 馆 里 的 和 平 大 钟 撞
响，3000 只和平鸽飞向天空，人
们对遇难同胞的缅怀并没有随公
祭仪式而结束。

22 岁的南京市民刘龙在悼念
活动后说：“悼念让我们更深刻地
认识到民族的苦难与和平的可
贵。”

遇难者名单墙新增110位

易周氏、崔正桂、殷玉汉……
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名单墙上 10 日
又新增 110 个人名。截至目前，

“哭墙”已刻上 10615 个名字。目
前，纪念馆确切掌握的遇难者名
单是1.5万余人。自2007年纪念馆
新馆开放后，至今已经五次新添
遇难者名单。79 年过去了，搜寻
求证遇难者名单的工作非常艰
难，但却是研究人员必须要做的
课题。“每一个人名的背后都曾经
是鲜活的生命，幸福的家庭。”南

京大屠杀史研究专家张生说。
尊重个体生命、传承家国情

怀，进而凝聚民族复兴的伟大力
量，是国行公祭的要义所在。每
年的 12 月初，纪念馆都要举行一
系列的家祭活动。9日和10日，南
京大屠杀幸存者艾义英、杨翠
英、路洪才、陈桂香带领各自的
家人，在纪念馆“哭墙”前集体
祭奠被日军屠杀的亲人。“亲爱的
爷爷、父亲、弟弟、堂哥：如今
国家强大了，我们也过上了好日

子。只要我在世一天，我就要把
你们的遇难经历告诉更多的人。”
悼念亲人的家书，表达了 91 岁老
人杨翠英传承历史的决心。

让在世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
感到欣慰的是，随着中国不断崛
起，中华民族任人宰割的时代已
经一去不复返。张建军说：“在悼
念逝者、缅怀历史的特殊时刻，
让我们一起从灾难记忆中汲取家
国情怀，为民族复兴凝聚向上力
量。”

《人类记忆：南京大屠杀实
证》一书12日在南京出版发行。该
书精选中方、日方、第三方以及战
后审判四个方面的档案史料和历史
图片近 200 件，采用以图证史、以
档案史料传承记忆的方式，揭露侵
华日军暴行，还原历史真相。

据介绍，受害者留下的档案史
料包括，程瑞芳、蒋公穀等中国幸
存军民，在当时的日记或之后的回
忆、呈文中控诉侵华日军在南京的
暴行；加害者方面，直接参与或见
证攻击南京和南京大屠杀的日军官
兵、随军记者留下的日记、书信或
回忆；第三方的史料包括当时留在
南京的西方传教士、教师、医生、
记者、企业机构和使领馆人员等，

在其日记、书信、新闻报道、外交
档案中，详尽、真实地记载了侵华
日军的残暴行径；战后审判方面，
包括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中国国
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经过深入
调查后作出的正义的审判、法的定
论。

“一个民族只有保存对历史的完
整、客观的记忆，才能从真实的历
史中得出真实的教训和未来的启
迪。”该书主编张宪文说，本书采用
档案图文对照形式编排，即在呈现
原始档案图片的同时，对重点文字
进行节录，使得历史档案能够直接
与读者“对话”，增强可读性与可信
性。

综合新华社

多国史料揭侵华日军暴行

12月13日，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现场。

国家公祭仪式上，最前排的位
置永远为一群白发苍苍的老人而
留，他们是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据
统计，目前登记在册的幸存者仅存
107人，平均年龄超过85岁。

大屠杀发生前，他们是鲜活的
个体，有各自的生活，亲历悲剧
后，他们和家族的轨迹发生了何种
变化？他们的人生、人性受到了什
么影响？人至暮年，他们最后的心
愿是什么？

躲得过浩劫，敌不过岁月

11月7日11时53分，南京大屠
杀幸存者李钟去世，享年90岁；11
月 10 日 19 时 30 分，南京大屠杀幸
存者任静萍去世，享年94岁；11月
12日凌晨4时，南京大屠杀幸存者
陈宝珠去世，享年89岁……一周内
三位幸存者撒手人寰。

“她走得很突然，之前没有任何
预兆。”任静萍的家人说，就在去世
前两周，老人作为“50名南京大屠
杀幸存者口述史调查”的对象之一
与专家进行了访谈，而这未完成的
调查，今后再也没有机会了。

20世纪80年代，我国启动南京
大屠杀幸存者登记。彼时，登记在
册人数超过千人。随着岁月的流
逝，如今，登记在册幸存者仅剩
107位。

伤痛并未在胜利后戛然而止

侵华日军占领南京前，9 岁的
艾义英家境殷实，她的父亲思想开
明，让她上学。南京城沦陷之际，
他的父亲、叔叔、堂哥、姑父等 7
人都被日本人抓走。

“这就没有学可上了啊……”88
岁的老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仍然会
不时地这样念叨。战争不仅夺去了
她的家人，更把她原本充满憧憬的
人生击成了泡影。

伤痛不会在战争结束后戛然而
止。大屠杀给王义隆留下的除了家
破人亡，还有头上一条日本军刀留
下的疤痕。93岁的老人说，他的余
生都在被头痛折磨。

比肉体疼痛更难痊愈的是心
伤。许多幸存者一辈子都没能走出

亲人遇害的阴影，只要回忆触及那
段过往，他们一下子就会号啕大
哭。还有的幸存者一生阴郁孤僻，
没有朋友，甚至对子女也是情感淡
漠，导致家庭关系紧张。

失明多年的幸存者张福智几年
前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症，认不出身
边的亲人，不记得已经吃过饭，但
日军暴行在他模糊的意识中却异常
清晰。他的女儿张寿云回忆说，一
天夜里，已患病的老人突然大喊大
叫，要求家人把自己藏到衣柜里，
说是日本人来了……

国之难者的暮年心愿

“生命的逝去是不能用任何方式
换回的，我真切感受到了什么叫生
死相隔。南京大屠杀过去 79 年了，
我会把国家遭受侵略的历史告诉我
的后代，让更多人牢记历史，悼念
逝者，谋求和平。”国家公祭日前
夕，90岁的余昌祥携家人到哭墙前
举行家祭。他的父亲余必福当年住
在南京中华门外西街，惨遭日本兵
杀害，尸体一直没有找到。

每年12月13日，幸存者常志强
会独自一人回到亲人遇难的地方凭
吊。当老人听到电视里传来79名青
少年宣读《和平宣言》时，他热泪
盈眶。

国弱则民辱，国强则民立。已
至暮年的幸存者们，用个人与家族
的命运昭示着这个真理。

二十多年前，日本小学教师松冈
环第一次到南京调查。南京大屠杀幸
存者李秀英噙着泪拉着她的手说：

“日军当着我的面杀死了我的祖父
母、父母，我永远忘不了。请你一定
要把这个真相告诉日本的年轻人。”

为此，松冈环80多次往返于日
本和南京，致力于用图片、影像、
录音和文字，向日本民众传播南京
大屠杀真相。13日，她又一次来到
南京，在公祭仪式现场与熟悉的幸
存老人一一拥抱握手。“但我很遗
憾，他们想要的道歉至今没有来。”
松冈环说。

“我已经 87 岁了，不知道自己
还能等多久，但我一直在等，等待
日本道歉的那一天。”幸存者夏淑琴
说。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仅存107人

以国家的名义
祭奠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


